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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們談論公民教育的涵義應該有三個層次：第一，規範性的道德意義，也就是在國家與公民之間相互的規範、義務與責任；第二個是經驗性的描述，也就是客觀地論述公民社會或國家的制度與運作方式，充實公民的相關智能。第三，則是站在某種立場上，批判式地分析國家的種種作為及公民參與管道的推動。如果以這三種層次來看，台灣過去以來體制內教育內容大抵都是屬於前面兩種，尤其是第一種，因而公民教育遂成為一種控制以及合理化現狀的手段。
一方面，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趨勢腳步加速了，原先相對於國家的公民面臨了新的際遇。一個公民可能在本國、區域以及全球的議題上加入思索與行動，不管是主動與被動。同時，「國家」也面臨新的局面，全球化趨勢要打破的就是國家所設的壁壘。國家為了因應跨界的流動變局，它一方面要維持國內公民的認同與支持，一方面又要對抗超越國家新勢力，謀求自主性，這樣就顯得左支右絀了。因此，我們在思考全球公民教育的內涵時，就必須先了解幾個課題。第一、自己的國家在全球化中所占的位置，以及因應之方。第二、在全球化之下，目前本國之內，公民與國家的關係應如何重新理解，以及改進之道。第三、在未來的趨勢中，對於普世的價值制度以及本土的價值制度如何看待與取捨。這裡頭牽涉了四個層次彼此間交互的狀況：個人、國家〈或社區〉、全球體系以及人類整體等。

其實，我們思考一個個體如何面對全球化新形勢並發展種種認知或關係時，思考的模式必得要參照原先我們所習慣的個人對國家的關係。我們現在所謂的公民，不就是個人與國家間的權利義務的關係嗎？因此，底下試著按照這一理路，針對四個面向進一步討論有關全球化下公民教育的方向與問題。

第一、首先是地球村的概念，最早這一概念來自於資訊傳媒的種類進展，如印刷、收音機、電視機、以及電腦等，所帶給人類與傳播媒介間的場域議題。以今日而言，資訊科技的進展以及生態環境的變遷這兩項都十分適合引用這一地球村的概念來進一步討論公民在全球化下的權利義務關係以及衍生的種種觀念。資訊科技發展，使得人類在政治運作、經濟行為、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與文化交流上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勢。「天涯若比鄰、比鄰若天涯」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利用資訊，個人得以跨界從事聲援他國內種種政治性的活動，也可以運用資訊網路購買他國的跨國基金或債劵，或者與國際的NGO組織共同努力促進某一個議題，或者欣賞各國的熱門連續劇或影集等等行為。資訊網路的增進未來還會加速進展。對於這一趨勢，其中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將變得異常複雜，因為這牽涉到上述所談的四個層次間互動的關係。舉例而言，全球資訊網路的權力關係〈包括全球資訊跨國企業、國家與使用者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或者國家對自由軟體的態度等〉的理解，以及資訊網路的倫理觀念的建立都是重要的全球性公民教育的課題。

另一個大家最熟悉也相當重要的就是生態與環境保護的議題。由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生態與環境品質快速惡化。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事實上都有承擔改善的責任，因而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課題就是加強培養保護環境的知識與責任感。
除了上述的全球資訊與環境生態議題之外，未來包括各種與全球關係網路與人類生存休戚與共的議題都可以不斷加入作為全球公民教育的內涵。這是全球公民的責任。
第二、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全球化趨勢主要是由科技發展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所推動的，它引起的變遷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個面向。全球化對國家的最強烈的衝擊之一，就是文化與國家意識上的認同。

過去我們談論公民教育，認同是非常重要之議題。國家意識的培養已毋庸再議，事實上，連文化議題都不脫國家支配的影子。舉個例子，這幾年我們常聽到推動社區營造以培養社區公民意識、文化政策制定以提振公民的文化素養，乃至於台灣的統獨意識等等。

然而全球化之下，我們有無必要培養公民的認同將全球作為一各整體意識呢？此一問題，不太容易回答，此端看各國對此一全球化趨勢的觀點，而這一觀點又受到此一國家在全球體系下所處的階級位置。例如，激進的回教國家就會將全球化視為「美國化」，他們會極力反對全球化的趨同趨勢，並反過來更強調自己的宗教與文明的優越性與認同。

我國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很強，但是，我們都知道當全球化的普同性趨勢出現時，相反地，另有一種強調「在地化」的反全球化趨勢也同樣強烈。從1980年代開始，這種在地化思潮以各種型式〈包括反現代性、去殖民化、返本主義或民族主義等〉與普同化趨勢進行了辯證性的互動過程。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法國與韓國的電影文化保護政策，很明顯對於美國好萊塢文化的對抗。但這也並不表示此兩國完全排拒後者的「入侵」，因為這種文化鎖國政策在理論與事實上都不可能。很顯然，這裡頭牽涉了國家的可能角色與作為。也就是說，國家角色在全球普同化與自我的特色保存上如何取捨，相當程度會反映於國家的公民教育政策上。

當然在此一趨勢下，作為一個公民並不是毫無作為的個體。事實上，經由資訊的跨國傳播，許多公民已有各種跨國的認同。而其中某些認同甚至會危害國家精心規劃的國家認同觀念，所以這裡頭就存有許多緊張的關係。在全球化下，公民已不可能是過去的順民，一任無條件接受國家的公民認同教育。所以一個國家如何制定其國內公民認同政策，以及公民如何選擇他自我的認同〈尤其是政治上的認同〉，相當程度決定於這個國家在全球或其所處的地區的政治經濟結構位置。

與認同類似的一個趨勢，就是尊重差異。這是「反全球化式的全球化」價值。全球化趨勢造成普同現象，尊重差異是一股反動勢力，這顯然也是當今的普世價值。白話說，在認同議題上，我們也要尊重別人獨特的認同，尤其是少數或弱勢。

第三、全球化所造成地貧富差距將越來越加劇，這是大家都已熟知的課題。 在二十世紀初葉左右，勃興的社會主義就是一種矯正資本主義發展的思潮。二戰戰後，各國發展的社會福利制度就是這些社會主義思想在政策上的落實。1960年代之後，社會權已成為大家所熟知的公民權之部分。社會權中，最基本與歷史最久的的就是社會福利與勞工三權。社會權得以實踐必須依靠國家之力，而國家如此願意推動也是由於該國公民長期的爭取才有可能獲致的。
當今全球化時代到來，資本的跨界移動已如脫韁野馬。國家對資本的控制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換句話說，社會福利的來源在於國家的徵稅能力，勞工福利也在在考驗政府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堅持。但是，全球化趨勢對於M型社會成型有推波助瀾的影響。國家對資本加控制力越弱，相對地就表示對弱勢階層的照顧越加困難，實質也越來越少。有些國家為了爭取國外的投資，事實上對於勞工的照顧越來越差，其必須適時降低社會福利，以獲國際資本的青睞。

公元2000年時，台灣執政黨力推所謂新中間路線。這一路線現已弊病叢生。揆其底蘊就是，執政黨一方面討好資本家〈不加稅或獎勵產業投資條例的擴大實施等〉，同時也必須討好弱勢階層〈平分式的社福〉，其結果就是以赤字預算進行施政，兩不得罪，卻債留子孫。
因此，在全球化趨勢下，對於社會權，國家的立場是什麼？而且應該是什麼？這是公民〈自我〉教育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過去台灣一直缺乏左派的思想，這使得台灣的公民對於許多階級性或資本的議題一直無法獲得正確的認識。但在未來，這個課題顯然只會加劇。

根據統計，以計時工資謀生人數將越來越多。這個現象說明，服務業的勞工薪資來源比過去更加不穩定，這這當然也是全球化資本經營型態的必然後果。
第四、全球化趨勢會導致國家力量的銷弱或轉型，但是一方面卻也使得全球性的非政府組織〈NGO〉及非營利性組織〈NPO〉快速成長。許多國際行動或法案由後者成事的例證非常之多。作為落實全球公民的概念之一種，參與非政府組織，結合全球各地相同理念的人共同爲某一個全球議題奮鬥，絕對是一種民主的新形式。然而目前這些組織的意見表達如何與國家或區域政治體互動交手都還還處於摸索狀態。
以國家之力協助推動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是非常符合國家利益的，同時也符合世界潮流的發展。但如果國家將此非政府組織視為外圍組織加以運用，長遠以觀將會傷害全球公民意識的養成。因此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也是台灣公民社會可以永續發展也是必須發展的方向。
整體說來，基本的公民三權，自由權、政治參與權以及社會權，今日民主國家皆已入憲，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憲法中不包含這些權利的。然而，社會權短期內還是只能在國家內部施行，我們總還未看到哪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可以將本國公民與外國人一體適用且共享的(歐洲的自由權有些例外)。但是，自由權是可以跨國界的，基於全球化下的普世價值，諸如，民主、人權、正義等人道信念，作為一個全球公民皆可針對爲捍衛這些價值而跨界表達發聲，乃至於行動。從一個全球公民角度出發，跨國政治權似乎也可以在某種形式下展現，我們也時常看到諸如針對宗教、政治犯或戰爭暴力的控訴行動或言論，在許多層面也收到了一些成效。

就實而論，當我們在討論全球化時，人類的許多觀念事實上還是不脫兩百多年來以國家為範疇的思考模式。上述所談的四個全球化公民教育內容實際上仍是由國家與公民間的權利義務觀念衍伸而來，只不過轉為全球與公民間的對軸關係而已。例如，上述第一與第二項談的是公民的義務，包括責任與認同等；第三與第四項是討論公民的權利，包括社會權與政治自由權等。但其中還是有些改變，因為在全球與公民的概念之間，還有國家。短期內，國家還不容易銷亡，它的主導力還是極大。歐盟的發展，是否會造成原來國家的衰落呢？許多專家認為不會，它只是改變權力的內容與施行方式而已。
這十幾年來，台灣的NGO組織成長驚人，許多亦有跨國聯繫，但一方面，我們亦認為公民社會除了組織的參與外，最重要的觀念是，公民教育內涵基本上是一種「日常生活的觀念、方式與實踐」。一個健全的國家來自於健全的公民，一個公民的生活觀念與態度如何轉變成具有全球觀、關注環境與人類、尊重普世價值與差異，且具有生活品味〈包括精神與物質〉的人。要想成就這樣的社會，每一位公民必須有這樣的認知：這些品質主要來自於日常的自我教育，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要求國家在體制與政策上將這些理念落實。
在國家效能不斷降低〈面對全球化是一個因素〉以及全球化翩然降臨的時代，我們更加不會說，有偉大的國家才有偉大的公民。事實上，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有高素質的公民。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我們自是滿心期待自主公民社會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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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公民資格與國家認同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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